
2025 年，“苏超”足球热潮席卷大江南北。在“斗梗”
“斗诗”“斗歌”等创新文旅宣传的助推下，这项赛事不仅精
彩纷呈，更一跃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鲜为人知的是，这股
足球热其实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千年前的唐宋时
期，中国古代足球“蹴鞠”就曾风靡一时。

蹴鞠这项源自中国的古老运动，在唐宋时期达到鼎
盛，既是宫廷贵族的雅趣，也是军队训练的项目，更是民间
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历代流传的绘画作品生动记录了这
项运动的盛况和风靡程度，其中尤以“宋太祖蹴鞠”和“汪
士秀蹋圆”这两个题材最为著名，成为后人了解古代足球
文化的重要窗口。

宋太祖蹴鞠

在诸多蹴鞠题材的传世画作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北宋
苏汉臣所作《宋太祖蹴鞠图》。这一作品生动记录了宋太祖
赵匡胤参与蹴鞠的场景，堪称中国古代体育和艺术的经典
实录。虽然苏汉臣原作已散佚，但这一主题作为画作范本
得以传承千年。现存最早的摹本为宋末元初画家钱选所
作，藏于上海博物馆。

《宋太祖蹴鞠图》卷 宋末元初 钱选 上海博物馆藏（图1）
钱选（约 1239—1299），字舜举，号玉潭、巽峰、清癯老

人、习懒翁等，吴兴人（今浙江湖州），与赵孟頫并称“吴兴
八俊”，为宋元之际文人画代表画家之一。早年受南宋院画
影响，工细精丽；入元后追求“士气”，以青绿山水和花鸟人
物见长，风格古雅清逸，带有复古倾向。此作设色清丽，用
线古拙，造型生动，并配以长跋“蹴鞠图旧藏秘府，今摹图
之。若非天人革命，应莫观之，言何画哉？”由此可知，此作
应为钱选临摹北宋苏汉臣版《宋太祖蹴鞠图》而创作，创作
时间为元朝初年，与原作相似度应该比较高，同时也能看
出钱选对此画仰慕已久的激动心情。

北宋时期，蹴鞠运动是上自王孙贵族下至市井百姓都
十分热衷的一项运动，在军营中也非常流行，还曾是军事
练兵的方法。宋太祖赵匡胤出身武将，非常喜爱蹴鞠且十
分擅长此项运动。这幅作品虽然是描绘帝王生活的宫廷绘
画，但未刻意展现帝王威严，而是着力表现了一个轻松惬
意且和乐融融的运动场景，既展现了一种积极上进的运动
精神，也表达了古人希冀海晏河清、国泰民安的美好祈盼。

明清之际，扬州这座文化名城孕育了不少蹴鞠高手。
明末文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生动记载了清明时节扬州
城的盛景：“高阜平冈，斗鸡蹴踘（鞠）；茂林清樾，劈阮弹
筝。”这段文字不仅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民俗画卷，更印证了
蹴鞠在当时已成为扬州百姓春日踏青时广泛参与的娱乐
活动。

及至清代，扬州作为商业重镇和文化中心迎来了空前
繁荣。书画艺术在这一时期逐渐突破了社会阶层的藩篱，
从文人雅士的书斋走向市井坊间，成为雅俗共赏的大众艺
术。正是在这样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中，《宋太祖蹴鞠图》
这一题材受到了萧晨、黄慎、顾洛等扬州艺术家的青睐。他
们以各具特色的艺术表现手法，不仅再现了古代帝王的蹴
鞠场景，更让这项古老运动的体育精神通过丹青妙笔得以
薪火相传。

《蹴球人物图》扇面 清 萧晨 扬州博物馆藏（图2）
萧晨（1658—？），字灵曦，号中素，李寅弟子，是清代早

期罕见的以工笔技法诠释文人画意境的职业画家。其作品
在“扬州画派”兴起前架起了院体画与文人画的桥梁。擅山
水、人物，尤精雪景寒林与历史典故人物。山水取法宋代李
成、郭熙的寒林蟹爪枝，结合元人淡墨渲染，营造荒寒诗
意；人物衣纹线条细劲如游丝（类李公麟），面容刻画精细，
气质清癯高雅。

此图同样描绘了宋太祖与众臣蹴鞠同乐的和谐场面。
图中共有六人，二人比赛，一人远看，三人围观。其中，画面
右侧身着黄色衣服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他正与赵普比赛，
其余观者则是全神贯注、目不转睛。整幅作品人物神情生
动、动作细致，布局疏密有致、动静结合，氛围紧张、扣人心
弦，令观者身临其境、心潮澎湃。尽管蹴鞠与现代足球规则
不同，但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宋代蹴鞠与现代足球形状
十分相似，这为二者之间的历史渊源提供了依据。

《宋太祖蹴鞠图》轴 清 黄慎 天津博物馆藏（图3）
黄慎（1687—1772），福建宁化人，初名盛，字恭寿，号

瘿瓢子，别号东海布衣，为“扬州八怪”之一，擅长人物、山
水及花鸟画。其人物画题材涉猎广泛，不仅涉及神仙佛道，
亦涵盖历史名人，尤以从民间生活取材见长，常塑造乞丐、
渔民、纤夫等贫苦百姓形象。画作风格独特，常能推陈出

新，尤以狂草笔法入画。此图与
萧晨所作扇面，题材、布局一
致，但用笔劲健迅疾，衣纹顿挫
有力，线条洒脱奔放，所绘人物
气宇轩昂，画面更富动感和韵
律之美。

《宋太祖蹴鞠图》轴 清 顾洛
扬州博物馆藏（图4）

顾洛（1763—约 1837），字
西梅，号禹门、云林，浙江钱塘
人，是清代中期一位修养全面
的文人画家。山水画宗法元代
倪瓒（云林）、黄公望，风格疏淡
清逸，笔墨简远，多作平远小
景；花鸟画受恽寿平（南田）影
响，设色明丽，工写结合，尤擅
没骨花卉；人物画偶作高士、仕
女，线条细腻，神态生动。虽非
顶级大家，但其诗书画印兼善，
承元明遗风，在江南文人圈中
享有盛誉。

此图虽与前人题材一致，但画面布局略有不同，呈现
出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的艺术效果。人物须发毕现、神情生
动，宋太祖的成竹在胸，赵普的沉着应对，后排正中的宋太
宗对太祖信心满满，其余三人均目不转睛地盯着蹴鞠，展
现了比赛氛围之紧张。此外，四川博物院也收藏一件顾洛
创作的《君臣蹴鞠图》，与扬州博物馆所藏题材完全一致，
造型、构图、笔法等均十分相似，可见这一书画题材在当时
的受欢迎程度极高。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家
在风格表现上各具特色，但以“宋太祖蹴鞠”为题材的艺术
创作却展现出持久的艺术生命力。自宋代肇始，历经元、
明、清三代传承，直至清代扬州画派时期，这一题材依然焕
发着蓬勃的创作活力。这种延续性既体现在文人画家对传
统题材的不断摹写与推陈出新，更彰显出扬州地区市井百
姓对这一艺术主题的广泛喜爱。正是这种雅俗共赏的艺术
特质，以及题材本身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使得“赵匡胤蹴
鞠”这一艺术主题穿越千年时光而历久弥新，成为中国传
统艺术中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汪士秀蹋圆

《聊斋志异》中有一则故事《汪士秀》，讲述了庐州人士
汪士秀勇斗鱼精、冒险救父的故事。故事中，汪士秀父子均
擅蹴鞠，汪父因此技能在钱塘江上幸免于难，但被鱼精奴
役、不知所踪；八九年后，洞庭湖上，因鱼精夜宴玩蹴鞠之
戏，汪士秀因家传“流星拐”之蹴鞠技法与父亲相认，大败
鱼精，顺利救父。在此故事中，蹴鞠成为一个关键因素，既
让汪父从钱塘江难中死里逃生，又成为数年后汪氏父子相
认的依据。该故事不仅蕴含孝道、侠义等传统道德观念与
传奇色彩，同时也生动反映了当时蹴鞠运动的风靡程度。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经典，《聊斋志异》在历代流传过程中形
成了诸多版本体系，其中《详注聊斋志异图咏》是首部系统
配图并详加注释的版本，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由上海同
文书局以石印技术首次刊行。《详注聊斋志异图咏》一书中

《汪士秀》配一图，并题有七绝一首“神勇能将石鼓投，喜携
阿父棹归舟。蹋圆竞免江鱼腹，莫怪人间爱击球。”通过书
中配图，我们可以管窥《详注聊斋志异图咏》之艺术全貌和
历史价值。除此之外，扬州博物馆中亦有一件清末王钊所
作《蹋圆图》扇面，其画面内容与《详注聊斋志异图咏》中插
图版如出一辙。

《蹋圆图》扇面 清 王钊 扬州博物馆藏（图5）
王钊活跃于同治至光绪年间（1860—1900 前后），是

晚清上海画坛的重要职业画师之一。擅长工笔白描，人物、
山水、花鸟皆精，线条细腻流畅，受吴门画派及清代宫廷绘
画影响。曾参与《点石斋画报》插图创作，绘制时事新闻、市
井风俗题材，风格写实，注重细节（如服饰、建筑），画风偏
重传统文人趣味。

此图内容、布局及题诗均与《详注聊斋志异图咏》相
似，但采用了吴门画派中桃花庵人唐伯虎的笔法绘制而
成。图中描绘了月圆之夜鱼精在洞庭湖之上举办夜宴的
情景。湖中，鱼精化作人形，在竹席之上推杯换盏、把酒
言欢，汪士秀父亲正在一旁倒酒，不远处一小童持球游
来；中部，一艘小船停靠岸边，汪士秀正在船头好奇地观
望此番景象；远处，绿树成荫，屋舍俨然，一派清幽闲适
之态。此作与插图版相比，线条细腻，敷色清丽，疏密有
致，少了一分《聊斋志异》的奇幻之风，多了几分传统文
人山水画的清雅之气。

结合王钊所处时代与《详注聊斋志异图咏》的刊行时
间，并比对二者在主题与艺术表现上的高度契合，虽无直
接文献佐证，但可推测此扇面创作与插图版本存在密切关
联。这种对同一题材的再创作，既印证了《聊斋志异》在清
代社会的广泛影响力，亦反映了读者对《详注聊斋志异图
咏》插图艺术的高度认可，更从侧面展现了蹴鞠这一民间
游艺在清代文化生活中的持久生命力。

从文化传承的宏观视角来看，无论是象征帝王威仪
的“宋太祖蹴鞠”，还是体现民间趣味的“汪士秀蹋圆”，
都生动展现了蹴鞠这项运动在古代中国所获得的跨时
空、跨阶层的广泛认同。这种现象深刻揭示了中国古代
体育文化独特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它不仅成功地将宫廷
贵族的娱乐活动升华为具有普遍审美价值的文化符号，
同时也巧妙地将民间体育的鲜活生命力融入高雅艺术
创作之中，最终实现了体育精神与艺术表达的完美融
合。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不仅为我们理解中华传
统体育的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参照，更为当下“苏超”现
象的火爆流行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彰显出传统体育
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持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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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正在展出“看・见殷
商”特展。斑驳的青铜与古朴的甲骨静静陈列，仿佛在低语三千
年前的文明密码。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动物与商人的生活深度
交织，构筑起一个神秘而多元的动物世界。

神话中的神使：玄鸟生商的传奇

商人的起源，与一种神秘的鸟类——玄鸟紧密相连。根据
《诗经・商颂》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简狄吞玄鸟卵
而生契的传说，将玄鸟塑造为商族诞生的关键。尽管玄鸟究竟
为何种鸟类尚无定论，但它无疑承载着商人对祖先起源的神圣
想象，作为沟通天地的神使，在商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崇高
地位，凸显了商周时期人们对动物的崇拜意识，以及动物在天
人之间的特殊功能。这种神话传说，成为商人动物崇拜的源头，
为整个殷商动物文化奠定了神秘的基调。

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司 母铜方壶，现藏于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方壶在细节处呼应着鸟等动物元素的神秘意
涵，肩部的浮雕怪鸟，虽难断言是否为玄鸟，但在造型与装饰逻辑
上，延续着商人对鸟类神性的推崇。底中部“司 母”三字，据王国维
研究，周代铜器铭文中所称的“某母”皆是女字（别名）。“ 母”可能
是妇好的字，“司”作祭祀解，这组铜器可能是妇好的母族为她所作
的祭器。如此，器物成为串联神话、祭祀与生活的文化载体。

同样出自妇好墓的一对鸮尊，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南博物
院各藏一件。这对青铜器以独特的仿生造型，将动物与宗教、身
份的关联具象化。妇好鸮尊侧视，头微昂，圆眼宽喙，小耳高冠，
胸略外突，双翅揜合。鸮尊面部与胸部各有一条扉棱，器通体满
布复层花纹，以蟠蛇、鸮和兽面纹为主纹，并以夔纹、羽翅及蝉
等纹样为辅助花纹，装饰艺术夸张。鸮在商代被赋予特殊宗教
意义，这对鸮尊以独特造型与多重象征，成为解读商代宗教、军
事及性别角色的关键物证，恰似玄鸟神话的器物化延伸，诠释
动物如何承载商人精神信仰。

祭祀中的牺牲：多样动物的神圣献祭

在殷商，祭祀是“国之大事”，动物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
的角色。殷墟祭祀坑中，马、牛、象、猪、狗、羊等动物骨骼与人类
骨骸一同出现，印证其神圣角色。

牛，因其力量与温顺，常被大量用于祭祀，甲骨文中甚至有一
次性用千头牛祭祀的记载。安阳殷墟花园庄村东地亚长墓出土的
亚长牛尊，体态健壮肥硕，其体貌特征都生动逼真。牛尊的外部遍
布纹饰，纹饰繁缛，有动物26个以上，计虎4个（2大、2小）、鸟2个、
鱼2个、兽面4个、夔14个以上。在牛颈下部与器盖内壁有铭文“亚
长”二字 。这件牛尊的原型，据专家推测是当时生活在华北平原
的圣水牛。研究表明，殷墟时期的水牛与家养牛不同，仍为野生。
圣水牛不是一般的水牛，具有野性和攻击性。有专家认为，甲骨文
主要记载中常见的“兕”或许并非犀牛而正是这种野生的圣水牛。
也许是因为气候原因或者是捕杀过度，亚长牛尊的原型圣水牛于
西周后灭绝，而亚长牛尊却用艺术的形式保留了圣水牛的形制。
亚长牛尊虽为礼器，却以艺术化的牛形象，暗示着牛在祭祀、社会
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其复杂纹饰里的虎、鸟、鱼等动物，也折射出
牛在祭祀中的核心地位及与虎、鸟等动物共存的祭祀场景。

1960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了一座骨器手工业作坊遗址，时代
大致与妇好墓相近，其中出土了大量骨料、骨半成品以及一些青铜
工具、磨石等。骨料能辨识的有牛、猪、狗、羊等种属，侧面印证了祭

祀、生活对动物资源的依赖。装饰纹样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蟠龙、虎、
牛头、蛇、鹅、鸟、蝉、蚕和虎扑人头纹等，既是装饰纹样起源的见证，
也为研究动物在商代的分类、用途，提供直观形象参考。

占卜中的灵物：龟甲牛骨的神秘裂纹

殷商占卜活动频繁，龟甲与牛骨为核心材料。占卜者钻孔烫
灼后，依裂纹解读神谕。龟因长寿神秘被视作灵物，其甲片甚至从
南方远道而来。小屯村、侯家庄南地等遗址的发掘共获得甲骨逾
24900片，这些经科学发掘所取得的资料，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
坚实基础。在YH127坑出土的刻字甲骨逾17000片，绝大多数为
卜甲，完整龟甲约300个，同坑所出的甲骨卜辞均出于武丁时期，
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陕西清涧寨沟出土的牛
肩胛骨卜骨（残长20.6厘米），12个凿痕中8处留灼痕，见证牛骨在
沟通天地中的作用。还有刘家塔商代墓葬出土、现藏于陕西省考
古研究院的一组商鳄鱼骨板，共60片，呈方形、菱形或椭圆形的片
状。鳄鱼骨板一面布满小凹窝，一面有类似布纹的自然纹理。鳄鱼
骨板，虽未如龟甲牛骨般留存占卜灼痕与卜辞，却以独特形态，为
解读商文化传承打开新视角。从工艺角度看，骨板上不规则分布
的小凹窝与自然纹理，反映商代对动物材料的精细处理技术，为
研究当时的工艺传承提供实物样本；从文化功能观之，其出土于
可能为商时期区域方国首领墓葬遗址的背景，侧面印证占卜活动
的庄重与频繁——即便未直接承载神谕，鳄鱼因生存环境特殊被
纳入仪式用品体系，足见商人对“动物灵力”的广泛挖掘。

由此推测，鳄鱼骨板与龟甲牛骨共同构建商代“动物通神”
信仰图景：龟甲牛骨凭灼痕裂纹传递神意，鳄鱼骨板以特殊材
质参与仪式，二者从不同层面，折射商人相信动物可沟通天地、
预知未来的超自然观念。

青铜器上的精魂：动物纹饰的神秘寓意

商周青铜器的表面纹饰多取材于动物，虎的威严、牛的力
量、鸮的神秘皆被刻画其上。山西博物院藏1958年山西石楼出
土的龙形觥，堪称动物纹饰的集大成者。龙形觥的纹饰将鳄鱼、
龙、蛇等水生动物与神鸟组合，既延续了商人对“水泽灵物”的崇
拜，也暗合张光直先生提出的“动物纹样协助巫觋通神”的观点，
成为青铜器作为人神媒介的典型例证。此外，司 母铜方壶上的
蝉纹、龙纹与兽面纹，妇好鸮尊的鸮形造型，皆与龙形觥的纹饰
体系形成呼应，它们共同以动物形象构建神秘的视觉空间。

甘肃省博物馆藏西周早期的虎纹钺，虽属周文化，却以虎纹
延续了商文明中“虎为权力象征”的传统。钺身威严的虎纹不仅是
军事权威的符号，更暗含动物作为“神权载体”的深意。这种将猛
兽形象与权力绑定的文化逻辑，在后世电影创意中被转化为武器
设计的灵感来源，如电影《哪吒2》中以虎纹钺为原型的兵器造型，
让三千年前的青铜纹样在今天的银幕上焕发新生。

商人的动物世界：神秘、信仰与文明共生的图景

商人的动物世界，是一个充满神秘与敬畏、实用与信仰的
多元世界。从神话到现实，动物贯穿于殷商文明的脉络，成为理
解那个时代社会、文化、宗教的关键密码。透过司 母铜方壶、
鸮尊、亚长牛尊等一件件殷商文物，我们得以一窥这个古老而
神秘的“动物世界”，感受三千年前商人与动物之间的深厚羁
绊，触摸历史长河中动物与人类文明共生共荣的脉搏。

蹴鞠跃千年 翰墨展英姿
——文物里的足球故事

宗苏琴 封冰 田野

穿越时空，探寻商人的动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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